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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经过近5年考古发掘，“寻
找稷下学宫”考古项目取得重大突破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小徐
村西的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址
群，被专家认定为稷下学宫遗址。

穿越2000多年时空，稷下学宫
“大门开启”。除遗址范围外，其样貌
特点、历史职能、文脉流变等话题，
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探寻稷下学宫的“文化密码”

稷下学宫与齐故城小城的位置关
系图（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相关专家表示，稷下学宫项目考
古发掘5年，“面纱”才刚刚打开，还
需再接再厉。比如，相关年代数据需
要进一步求证，长条形排房建筑或为
兵营的可能性也要排除，目前仍欠缺
带有文字证据的实物资料，这都有待
今后进一步完善证据链。

“但通过综合分析论证，目前证
据都指向这里是稷下学宮，如果要
推翻这个判断,也必须拿出过硬的实
证。”该专家还谈到，从世界文明史
层面来看，稷下学宫考古项目的重

大突破，证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大
学”也曾出现在东方，可与柏拉图
学园双峰并峙，且其遗址规模更加
恢弘。

近代以来，众多专家、学者指出，
稷下学宫是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
上的卓越贡献。梁启超认为，稷下学
宫是“前空往劫、后绝来尘”的历史绝

唱。郭沫若也曾说：“这稷下学的设
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有划时代的
意义。”另有学者认为，稷下之学所呈
现的忧国忧民、拯救天下的历史责任
感和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进取精神
等，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起到了
巨大作用。

文脉一直在延续。2022 年，山

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将继续对小城
南门进行完整揭露，并寻找西墙垣
和北墙垣，进一步探寻稷下学宫的

“文化密码”。与此同时，围绕保护
好、传承好宝贵的文化遗产，山东
也将继续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两创”路径，实现“破圈”发展。
据悉，围绕建设齐文化传承创新示
范区，齐都文化城、蹴鞠小镇等一
批项目已投入运营，正不断焕发出
地域文化的生机活力。

据中国文化报

“前空往劫”的文明贡献

2017 年，当山东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的考古团队首次来到小徐村西
附近时，那里尚是一片平整的麦地。
虽已掌握了大量对稷下学宫位置描
述的线索，但从眼前的庄稼地里找出
几千年前的遗迹，也并非易事。即便
是今天，当大面积的建筑基址群进入
视野，普通人也很难把它与稷下学宫
联系起来。

据介绍，在该遗址中部，穿越而
过的一条乡村公路历来被称为“黉大
道”，由此路进入村庄的大门名为“黉
门”。“黉”者，学府。在考古工作人员
看来，历史仿佛留下了“蛛丝马迹”。

那么，是谁修建了这所学府？它
又在历史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东
汉徐干在《中论》中记述：“昔齐桓
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
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
于齐。”此处的齐桓公是田氏代齐之
后的田午，于公元前 374 年至公元
前 357 年在位。主流观点认为，稷
下学宫即始建于田午时期，其后的
齐威王、齐宣王也为其发展作出了

很大贡献。
西汉刘向的《别录》记载：“齐

有稷门，齐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
于其下。”由此可见，稷下学宫有期
会辩论的传统，各家各派不仅争鸣
学说、来去自由，还被齐王赋予

“不治而议论”的权力，即便不担任
任何官职，依然有权力就国家事务
建言献策。比如，《史记·田敬仲完
世家》记载“ （齐） 宣王喜文学游

说之士”，当时被封为“上大夫”的
稷下人士就有76人之多。

山东考古学会理事长、山东博物
馆馆长郑同修介绍，在最兴盛时，稷
下学宫云集了儒、道、法、农、名、兵等
各家最有影响的学者上千人，围绕王
霸、义利、人性善恶等论题展开学术
辩论，正如司马光《稷下赋》所言：“致
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稷下
学宫依托于齐国的强盛国力而兴建，
同时它也发挥了‘国家智库’的作
用。从诸子辩论中，齐国能够广泛获
取对于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有益的
成分。”他说。

“百家争鸣”的中心园地

史料记载，作为百家争鸣主要园
地的稷下学宫存续约150年。后来，
经历了齐闵王时的中衰、齐襄王时的
中兴，最终没能延续既往的鼎盛，而
是随着秦灭六国走向消亡。

其后，历代学者意图“寻找稷下
学宫”，留下的多处文献指向其应在
齐故城西门外，但究竟位于大城西门
外还是小城西门外，并没有清晰记
述。也有人认为，稷下学宫可能在小
城南门外，甚至在稷山之下。

此次考古发现的齐故城小城西
门外建筑基址群东与齐故城小城相
接，南宽北窄略呈直角梯形，东西宽
约210米、南北长约190米，总面积近
4万平方米，共4排建筑基址。这也
是在整个齐故城西墙及南墙外侧发

现的唯一一处战国时期高等级的院
落式建筑群。“小城城壕直接将其圈
护在内，可见两者是一体规划、一体
建设的。”对此，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副研究馆员、稷下学宫考古项目领
队董文斌认为，田氏代齐后，齐故城
小城作为新修建的政治中心与稷下
学宫建设并举，既是为把学宫置于肘
腋之处、便于利用控制，也昭示了君
主欲称霸天下的雄心。

山东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二级
研究员王永波认为，从历史上所办官
学皆附属于政治中心来看，稷下学宫

不会建在荒郊的稷山下，而应处于齐
故城附近。这次考古发现的位置既
在城外，又与权力中心距离适中，也
能够与史料记载的“淳于髡一日而见
七人于宣王”的说法相印证。

在位置、形制等基本吻合的同
时，考古发掘的证据能否对应相应的
历史年代及事件？相关专家认为，当
前考古发掘的这片区域曾出现过“三
期”文化遗存，从夯土地基、出土陶器
等判断，“一期”文化遗存的遗物上镶
嵌贝壳，很不一般，判定时间是春秋
末期或再晚一些；小城西门外建筑基

址群是“二期”遗存，“三期”又呈现了
新用途，在建筑基址群西部普遍出土
铸币遗存，从出土的齐国刀币等判
断，应属于战国晚期，且可以确定进
不了汉代。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
波认为，从上、下限年代来看，可以判
断小城西门外建筑基址群建设并使
用于战国田齐时期。经过乐毅伐齐
等历史事件，齐国元气大伤，后来齐襄
王虽复国还都，恢复了稷下学宫，但已
风光不再。有种推测是，建筑基址群
西部正是在田齐复国之后成为“造币
厂”。“关系国家命脉的铸币机构能放
在此处，说明这是一处封闭区域且受
国家控制，也间接证明了这里曾是稷
下学宫之类的官办机构。”他说。

考古的确认与释疑


